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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陈智超先生的《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以下简称《考释》）是一本考释哈佛大学哈佛燕
京图书馆所藏七百多通明代信札的著作。这批手札有七百三十一通，外加账单一件和名刺一百九十二
件，合计为九百二十四件。原件分日、月、金、木、水、火、土七册，二十世纪中叶入藏哈佛燕京图
书馆。
这是目前已知的数量最大的一批明人信札，且收信人基本为同一人。有如此的规模，材料又相对集中
，研究价值自然也就更高。收信人方用彬（一五四二——一六○八），字元素，南直隶徽州府歙县岩
镇人。他兼有文人与商人的双重身份。其家本富饶，入赀为国学生，曾师事著名文人汪道昆。方用彬
具有较深的文化素养，同时又在里中开设店铺经营古文化产业和典当业，且生平好游，是故交游多四
方知名之士。
这批信札的写信者四百余人，包括方氏宗族、亲戚及各地友人。其中有相当数量的著名文人如王世贞
、汪道昆、谢陛、潘之恒，著名书画家如周天球、詹景凤，著名墨工如方于鲁等，当然更多的是宗族
成员与落魄文人。方用彬有意识地保存了这批手札，期待后世识者能晓其良苦用心。然而，四百多年
后的今天，这些信札作为史料被人们使用殊非易事。只有经过整理与考释，信札文本及所涉时间、地
点、人物、事件清晰而坐实，方能发挥其应有的价值。而陈智超先生的著作正是对这批信札做了详细
的考释，使之成为能够比较方便使用的史料。此书的结构包括三个部分：
（一）释文。原信有不少是行草书，亦有流行的潦草俗体，即使是精研书法者亦不易辨认。由于这样
的困难，著者也有少数草书未能辨识，且现有释文中亦有少量可以商榷处，如日册○四九函“出公手
腕，拙诗”当为“书上，手腕拙弱”；火册一○一函“□之于怀”当为“笥之于怀”，等等。作者对
于可能的差错并不讳言，并且十分负责地将这批书信全部影印，置于全书第三册。这为我们进一步核
对、使用材料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二）考释部分。著者根据所搜得的资料考定手札和名刺的有关人脉网络。首先是收信人、写信人、
信中提到的人。作者综合写信人与收信人的关系、信件的内容等多方面的线索查找，至少考证确实
了80%的人物名姓、身份。如月册七十四函所提到的“史云老”，著者根据信中“溧阳”二字，检嘉
庆《溧阳县志》，查得一位史继书，著有《云津诗集》，但他仍未遽定，后来在土册中又见到史继书
的名刺，方更为确定。著者还根据信中所及事件来判断写信的时间与地点，并进而超越书信的字面意
义，寻求信札赋予的深层次的意义。如日册十函丘齐云请方应彬为印书一事，著者在说明其时歙县刻
书、印书业发达之后，进一步追问托刻之“小编”究竟为何书，最终证得乃《遥集编》，为丘氏与妓
女呼文如唱和的诗。他还与《列朝诗集》相关记载相印证，并讨论柳如是选诗的取向。
（三）资料部分。将有关写信人生平简历、写信人与收信人交游、与信札所及事件相关的种种资料进
行汇编。这一部分资料不仅对于我们进一步了解信札所及人物、事件大有裨益，而且就全书而言，大
量零散的信札就有了立体感，一个交往群体赫然在目，对于我们总体把握一个社会发生巨变的时代中
一个典型地区的一个典型人物的社会相有重要的意义。当然，如同著者所说的那样，有兴趣的学者可
以从不同角度来利用这批信札，我们也可以以著者已搜集的资料为线索，对于相关问题继续查证与深
入研究。
著者的贡献并不止于告诉读者“是什么”，他还将所使用的证据、方法、论证过程全部展示出来，堪
称一部示人以法、指导年轻学者学习处理第一手原始资料的著作。在e考证的时代，越来越多的人（
特别是年轻人）依靠计算机的检索功能，这一方法虽然方便，也很有效率，但容易忽略对原文做细致
的阅读。信札这部分资料因其书迹特点，不能转变为电子文本，所以还需要有直接的阅读能力。而且
信札中的称谓常发生变化，有时又有省略，非对文本有相当的熟悉，不能知道其中的人物。所以这一
方法的展示必将取得很好的示范效果。
此著自出版后已经得到徽州学研究界的重视和好评，但书中所保存的大量艺术史的珍贵资料却很少引
起有关领域的关注，也少有人对此书艺术史研究的意义予以论述。而要认识这个意义，我们有必要对
艺术史关心的问题作一回顾和介绍。
艺术史的研究作为一个现代学科，在中国起步甚晚。近年来，随着中外交流的开展，西方艺术史研究
的一些方法开始被介绍到中国。西方艺术史的研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步从六十、七十年代对形式
特征的分析逐渐转向对艺术社会史的关怀。在这一大的风气之下，研究社会机制（social institutions）
和艺术的关系、赞助人和艺术创作的关系日益成为学者们所关注的问题。这点在中国艺术史的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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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所反映。一九八○年，美国十余位中国艺术史学者在美国堪萨斯城的纳尔逊博物馆聚会，探讨中
国艺术中的社会和经济的因素。一九八九年由李铸晋先生、何惠鉴先生、高居翰先生合编的论文集《
艺术家和赞助人》（Artists and Patrons）出版。由于台湾地区和西方的联系比较密切，西方艺术史研究
中的这一转向，对在台湾的中国艺术史研究有比较明显的影响。不过，近年来中国大陆的艺术史研究
也开始反映出一些社会史的趋势。
近年来，中外学者在中国书画的社会史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成果。比如对书画作品的经营
、周转、流传方式的讨论，画家的生活和工作状态，绘画在各种场合的应用，买画人或求画人通过何
种方式得到绘画，酬谢方式是现款、礼物还是提供服务，绘画的制作过程的研究等。更有学者把“应
酬”作为概括中国艺术中一个极有民族特色的文化现象的概念，讨论应酬书画的起源，种类、接受人
、社会功能、风格特点等等。
而要进一步推进艺术社会史的研究，首先就要对艺术家的生活环境、艺术品的创作、周转和使用的具
体过程、社会功能有比较细致的了解。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我们重新审视现存的历史材料。
研究艺术家和艺术市场的关系，若有润格为据，那是最好不过的事情了。清初著名遗民学者、艺术家
吕留良就留下了一份极为珍贵的润格，黄苗子先生在其《吕留良卖艺文——清初画家生活鳞爪》（载
《艺林一枝》）中有过讨论。但是，清初以前存留下来的润格是极其罕见的。像大收藏家项元汴那样
记录自己花了多少钱来购买藏品的例子也极少。
在以往和目前的艺术史研究中，书画作品的题跋一直比较受重视。但是人们似乎并没有特别注意到，
题跋因为是题在书画作品上或拖尾和裱边上的，已经是一种被雅化的文本，不及日记和信札等文字材
料那样和日常生活中世俗的一面有着更为真切的关联。
近年来，也有学者使用明清出版的《日用类书》中的“书画门”的资料来研究书画的社会史。还有学
者利用《书仪》中所收教人写如何索取书画的信，来推测一些艺术品交换的情景。但这种研究方法有
一个很明显的缺陷，由于《日用类书》和《书仪》是印刷的文字，它们和实际生活中的状况应该有别
。所幸的是，我们至今还是有为数虽然不是很多，但也不算十分稀有的书札原迹存世，而这些信札中
有求书画的内容。为什么不用这部分的资料呢？正因为如此，笔记，日记，信札，就更显示出在研究
艺术社会史中的重要作用，这些日常文字，有别于谈论艺术的正式文本，冠冕堂皇的修辞要少些，更
直接地和艺术家真实的生活状态和思想相联系。
尽管信札对艺术史研究十分重要，但作为一种历史文献，信札的使用却十分困难。这有以下几个方面
的原因：中国文人的信札通常有月日，但无年份，考订书写时间有一定困难。写信人在称呼收信人时
，用字号而非姓名，有时仅用字或号中的一个字，缀之以翁、老之类的尊称，如“玄老道兄”，这对
考订人物有一定的困难。写给友人的信札多用行书或草书，对没有这方面训练的人来说，有一定的辨
认困难。从这个角度来说，陈智超先生将几百通明人信札作了释文、考释，就极大地方便了使用者。
《考释》所及艺术史资料包括书法、绘画、印章、书籍、文房、书画买卖等几个方面，我们试作分述
。
先谈书画。从信札大量索要题诗与书画作品来看，在晚明的普通阶层，书画应酬已成为普遍的交往与
“表情”（日册○四八濮渐函）方式，求诗索书的请求俯拾即是，有时成一佳章要辗转请托若干人为
之题卷。如金册一○四方大治函：“承命题画，草草勉成长篇，聊答尊意。但惭诗、字两拙，尘点佳
轴。”代人求书的情况也不少。而书画除了一般的应酬功能之外，亦有以之行雅贿者。月册○七七陈
经翰函：“扇墨之类，弟此中尚有一二兵帅欲致意者，所恨携者已尽，欲于足下处移借凑用，还京时
当如数奉偿耳。”
一般的诗画都作于册、卷与扇，扇多被称为“握”，故当为明中期开始流行供书写用的折扇，而非团
扇，如黄乔柱函：“外奉苏扇四握，为公挥洒之用。更木扇四握，敢烦援笔以为仆橐箧之光，何如。
”（月册○三四）除了册、卷、扇之外，轴、幅、挂屏、屏风、围屏等亦为索求者所热衷。尤其是书
法，人们对于“大书”似乎更为青睐，与扇头录诗不同的是，以隶书为主的“大书”更容易被视为一
件正式的作品。正如谢肇浙所揭示的那样，隶书在题榜等场合有独特的优势，嘉靖吴中书坛，文徵明
、文彭等人对此已加属意，而万历时期，隶书更成为书家值得矜夸的技能。方用彬擅长大字隶书，在
这批信札中，有许多人向方氏求其隶书，多为匾额与对联大字。可见其时他的隶书在某一社会范围内
颇得认可。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可悬挂观览的对联这一新兴样式在其时也得到普遍的爱重。如月册一
一五马电函：“扁四联一，敬求大书，茅堂借色多矣。莫以过多见拒。”晚明书法形式上的多元化，
或也反映了在识字率普遍提高的情况下，书画参与人口的增加，书画应酬活动更加频繁，上层精英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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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爱的书画艺术已普及到更为广泛的社会阶层，视觉趣味日趋多元。
再说篆刻。方用彬生活的晚明，是中国篆刻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发轫于宋元的文
人篆刻开始进入高峰，而徽州更是当时篆刻的重镇。方氏亲友信札中篆刻史的内容也相当丰富。如过
去以为元末王冕首以花药石刻印，而明代中期文彭之后，石质印材大量为篆刻家所使用。但从这批信
札所反映的材料看，在万历前期，铜、牙、玉可能仍为篆刻的重要材质，土册○一七黄学曾函：“⋯
⋯烦公暇中一成之。或用牙，或用铜，俱随便。”又月册一○九汪徽函：“弟不为人篆玉章已十数年
所矣，今复技痒于知己之前耳。”关于材质的使用，许多请他刻印的书信中都直接点明了要用铜章。
铜章在当时可能还是经常使用的篆刻材料，我们在郑伟的礼品单中也看到铜章料子（土册○六九）。
当然，石质材料也开始引起篆刻家们的注意，如汪浚（睿）以粗石求刻“蓬庐病史”（金册○四六）
，方用彬亦曾托友人为购求青田石料（水册○一三佘祈函）。
除了方用彬本人是知名篆刻家之外，信札中亦涉及许多当时的印人。如徽派篆刻大家何震、善刻铜印
的吴良止、善刻玉印的汪徽、从吾等。我们还注意到人们对于学习刻印的浓厚兴趣。如土册○一二佚
名函：“雕虫之艺，已请教于大家，倘更示以矩模，不胜感德。”希望方用彬能给他一些示范。伴随
着篆刻的兴盛，印章（包括印蜕）收藏亦成为风气。方用彬本人就收藏铜章，詹景凤听说方氏所得古
印章甚富之后，也希望“得一一印示为幸”（金册一百）。此外，汪道昆之弟汪道贯也收藏印蜕，在
一封给用彬的信中，他说：“印稿奉上，久不辑理，逸者半矣。”（金册○○四）但刊印篆刻家印章
的印谱，即使在印刷业极为发达的徽州地区似亦未肇兴。汪世清先生注意到，在这七百三十一通手札
中，有一部分钤有名章或闲章，合计约有一百枚。汇集起来其实就是一册万历间明人印谱。其中有相
当多的是徽人的印章，主要应出自徽派篆刻家之手，这对于我们研究明代后期徽州地区的篆刻风尚亦
大有助益。
徽州在晚明还是文房用品的主要产地之一。方氏藏信札中所及文房亦颇值得留意。方用彬精于制墨，
他与著名墨工方于鲁兄弟亦为同族，且有交往。用彬常以所制精墨送人，杨一洲曾请方氏惠墨一笏，
愿以“拙图赠之”（月册○一九）。方用彬经营文房与古玩买卖，墨是其主要自制产品。此一时期，
墨工还将墨做成各种佛像，如“（方）于鲁墨有妙品十八尊罗汉，并达摩大士诸墨”（木册○五一田
艺蘅函），方用彬亦制有“墨菩萨”（月册○九三长祚函）。
最后要说到此一时期的艺术品交易，这是艺术社会史的重要内容。方用彬与族人在当地共同经营一家
典当铺，小试陶朱而“所得墨迹画帖，日益富矣”（月册一○二朱宗吉函）。他搜集的许多古玩字画
不少都是别人因急用银钱而押出的。因为对方应急，于价格并不计较，可知典当的物品大多物过其值
。火册○三四方大汶函：“今有墨庄山水一幅、杨维桢字一幅，原得重价。维桢系元时名人。雪窗兰
一幅，亦古名僧画。欲当银五六两。”墨庄、杨维桢与雪窗三件字画仅当得银五六两。而一方端研，
仅“作银六钱或五钱”（金册一四八汪道贯函）。沈周、周臣的两张画也仅质钱三百文（火册○九八
汪道会函）。这些资料对我们了解当时书画的市场价格提供了重要参照。
近代苏州书画也大量流入徽州。王世贞曾经谈到嘉靖以后苏州书画的市场化与徽商有莫大关系，所谓
“吴人滥觞，而徽人蹈之”。比如祝允明的书法，沈周、周臣、文五峰的绘画。文徵明父子所刻《停
云馆帖》，都有信札提到。曾经从学于苏州书家王宠的朱曰藩（朱应登子）、黄姬水（黄省曾子）都
曾在南京长期居住，他们的作品更有便利传到徽州，如金册○○五汪道贯等函：“朱江州字，定当以
雕盘易之。”又金册○六四吴万春：“兄携来射陂字并姬水字五张，不识其价几何，望赐示音。墨事
问有售者，令人回报。”杨一洲也曾提到他将朱射陂字三纸装潢成屏风（月册○二○、○五五），并
请朋友们来观赏。另一苏州重要书法家周天球的作品也被徽州人收藏（月册○九七俞策函）。《考释
》所收七百三十一通手札为当时方氏三百五十二位亲友所书，堪称一部明人书法集锦册，由于上述的
原因，其中有一部分作品明显受到来自王宠、朱曰藩等人的影响。如果进一步研究，我们或许可以在
苏州—南京—徽州三地之间的书画风气上，勾勒出一个更为明确的影响地域与影响线路。
以上我们就《考释》一书中所见艺术史的材料分类进行了简单的介绍，并试图揭示其时一般阶层关于
书画篆刻的需求与认识，以及书画篆刻在社会应酬中所扮演的角色。限于篇幅，未能详论。即便如此
，读者已不难看出，对艺术史的研究来说，这部晚明信札考释集的重要意义。更令人感慨的是，在前
辈学者日见凋零、中外学风都变得越来越浮躁的时候，传统学术家法就日益显出其重要性。正因为如
此，陈智超先生的著作就不但是研究徽学的重要资料，对艺术史研究来说，也具有同等重要的史料学
和方法学上的意义。
（文：白谦慎　薛龙春 出处：读书 2007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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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链接：http://www.yuedu.org/thread-52334-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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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智超，广东新会人，一九三四年生于上海。高中毕业后在云南边疆从事公路建设多年。一九五
七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一九六二年毕业后考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
）历史研究所为研究生‘毕业后留所工作，历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直至
退休。　一九入二年起，先后在法国、日本、美国、加拿大各著名大学及研究机构作客座教授、访问
学者。研究领域涵盖宋至清初历史、历史文献学、史学史、中外关系史等。专著及主镐之学术资料集
有《解开宋会要之谜》、《宋会要辑稿补编》、《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三卷、《旅日高僧东皋心
越诗文集》、《日本黄檗山万福寺藏旅日高僧隐元中土来往书信集》等十余种，发表论文百余篇。现
正从事《旧五代史》辑本的重新整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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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一）导言方用彬及其亲友方氏亲友手札考释目次卷首日册月册金
册木册水册火册土册人名索引征引书目原件影印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二）明代徽州方
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三）

Page 7



《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明础�

章节摘录

　　方铉，字允声，父三应，以义夫闻。铉令宜黄，自言当官三事，吾性庶几近之，果能保此，美政
自出。其后果多美政，未易悉数。以奏最征，当拜台郎，以疾卒于京邸。邑中自黄镗以贡士为名御史
闻，六十余人（超案：疑『人』应作『年』）至是始得济美而不及官，一时惜之。（万历《歙志》传
卷二《通传》）　　余闻宜黄苦心宜民也，斋中漏湿甚，则施伞布席以迟霁耳，终不以居求安而为民
费。其以高等召入，一力疾过部，即台察矣。宁失时，不欲速也。夫长民者，其民宜之，斯无疚于志
。一官之内外夫何有，况其不盈皆者乎！（方弘静《谱略，谱传述论，宜黄》。《素园存稿》卷二十
）　　方令君最宜黄，列高第，征阙下，未及谒对，以疾终。不曰令君而曰征君，重征命也。征君世
家岩镇东里，父贞义，处士，受室于罗，举铉若镮。铉字允声，即征君也。罗蚤世，贞义义不继室，
毋令后母出失母儿，鳏居四十年，不近女。先是释儒就贾，出贾则将一子从命。铉受儒，镮受贾。征
君幼强记，日数千言。处士出则豫昼书程，归程功，有嬴无讪。乃令徧治六籍，主《尚书》，诸史百
家莫不旁洽。时云间夏氏、就李杨氏并以《尚书》名，父命征君及门，群弟子为之避席。征君尝曰：
『先儒以训训经，世儒畔经而训训；先儒以文明道，世儒畔道而侈弥。文末也，吾宁从先进，无宁媚
于世儒。』归试有司，辄举首，补郡博士弟子。辛酉与计偕，归则闭户翻经，竿牍不入公府，七上不
偶。终父三年丧，及母弟期丧，仰天叹曰：『父故命孤为儒，孤所为日栖栖者，幸得一对公交车，毋
负成命。今已矣，第将博一命报父九京。』乃谒天官，得宜黄令。宜黄不利，故令去者四，败者三。
征君自言：『当官三事，吾性庶几近之。攻苦茹淡，吾能清；奉国典，畏民暑，吾能慎；戴星出入，
吾能勤。坚之以无倦，要之以有终，吾往矣。』⋯⋯鲍孺人息子三：长可学，籍南官诸生；仲可观，
征君授之《诗》，隶太学；叔可进。季孽子可成。孙二人：贞一、贞度。其婚姻皆间右，详具状中。
泰茅氏曰：征君故以长者居乡，有乡誉；及其以长者治邑，邑政有成⋯⋯胡天答长者爽耶？征君故号
东里，既奉贞义讳，乃称娩庵。嗟乎，征君可无娩矣！（汪道昆《方征君傅》。《太函集》卷三七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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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影印和释文相较用于识别草书真是太好了
2、第一次如此細緻地看“真實”的書信，對於現存文本與“真實”的持續質疑和思考
3、当时和朋友一块买的。看到简介的时候就觉得里面可能就有我需要的东西。看完之后确实挺有收
获。其包含内容之广，可以给很多方面的学者和爱好者提供少见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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